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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　  展場上，⼀幅名為《⼗⼆圓覺》的山西廣勝寺

毘盧殿複製壁畫，神光四射、寶相莊嚴，釋迦牟尼

佛悠然端坐，安詳的說法，⼗⼆菩薩侍⽴兩側專注

聽聞。觀者賞之，不禁雙⼿合⼗，歡喜讚歎。彷彿

⼀種時空的錯置，從遙遠的彼岸踏雲⽽來。

 　   畫家王岩松以其精湛的描繪功⼒，真切再現壁

畫原作的質地、氛圍與意境，使今⼈仿佛置身古刹，

若聞梵⾳，古今穿梭，娑婆、極樂竟只是⼀尺之遙

……。

    　採訪王岩松實是機緣巧合，王教授多年潛⼼壁畫研究，此次來台是應台灣藝術⼤學古蹟藝術修

護學系的邀請，來台教授傳統壁畫藝術課程⼀學期。從泥版製作到粉本描繪到瀝粉貼⾦，每⼀步驟

皆細⼼指導。王岩松長年專研於壁畫，為了窺探壁畫藝術的丰采，常出入於深林孤寺，荒山險洞，

「孤獨⾯壁」也已數⼗載，其強烈的願⼼與毅⼒，常⼈難以望其項背。

   　 壁畫，上可追溯至原始時代的洞穴畫，可謂是⼈類最為古⽼的繪畫藝術。中國歷來就有在宮

殿、廳堂、寺觀、⽯窟和墓室的牆壁上作畫的風俗，多數精品遺存內容廣博，畫⼯精湛，既是寶貴

的⽂化藝術遺產，更具有歷史、藝術、科學、宗教等諸多價值。

然⽽，古代壁畫在漫長的歲⽉中，受到⾃然與⼈為因素的影響，漸漸產⽣⽼化、變質、變⾊、剝落、

坍塌、損毀…等現象，使得壁畫依附於「壁」的物質性特點消失之後，極易受到損毀壞滅。古代壁

畫⼀旦消失，它所蘊含的諸多歷史⽂化資訊也就隨之消失。⽽這些珍貴藝術珍品的傳承與保護，在

當時尚無良⽅。王教授出於對珍貴壁畫的瞭解與痛惜，開始潛⼼⾯壁臨摹，沒想到這⼀畫，竟成為

他⼀⽣執持的事業。這位從事壁畫臨摹與複製⼆⼗餘年，傳承中國壁畫藝術的⾏者，回⾸⽣命中過

往的每⼀步履，卻像是上天精⼼巧妙的安排。

  　  兒時，在山西的村⼦裡學拉⼆胡，⼀⽇巧遇汾陽畫家李彥平，李⽼師⾒著他纖長的⼿指說：

「拉⼆胡沒意思，畫畫吧！」便要他依照紙上隨意繪製的⼈物五官，進⾏模仿，沒想到李⽼師看完

他的仿作後，認為是個可造之才，便引領他⾛進了繪畫藝術的世界。當時就讀東⽅紅⼩學的他，正

好趕上勞動建校的風潮︔然⽽，對有藝術特長的王岩松來說，卻⼀點也不受影響。同學們在豔陽下

勞動，他仍安靜地在教室裡畫著，只不過繪畫的題材不是熟悉的靜物或⽯膏，⽽是⼯農兵形象題材



的海報。中學時，努⼒畫圖為了準備考藝術系，於是與三、五個學⽣到城中租個房⼦，晚上⼀起睡

在熱炕上，吃飯時找了⼀家廠房的食堂，買了飯票，三餐飲食就在那裡度過。為了加強⾃⼰的繪畫

實⼒，有的時候教室的⾨關了，還偷偷從窗⼾爬進去，甚至為了更精確寫實，琢磨素描功⼒，還曾

經⼤膽弄來沒有下顎的骷髏頭，⼀個⼈安靜地描繪與研究。

  　 真正喜歡上壁畫，緣起於⼤學的⼀⾨實習課。有⼀次，王岩松被指定的專業課程是至山西永樂宮

作實地臨摹描繪，這⼀畫竟與壁畫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。⼤學畢業後，分發至「山西古建築研究

所」，做實地的測繪調查，常常下鄉野的荒寺⼯作，⼀住就是半年數⽉。王岩松回憶當年住在「佛

光寺」裡，夜闌⼈靜時，沒事就是畫畫。曾經癡迷到不分晝夜，半夜摸⿊至東⼤殿，⽤⼿電筒照看

那些壁畫與彩塑，有時總會被那些栩栩如⽣的怒⽬⾦剛、護法神將嚇到，但在長時間的描繪中，又

被古代藝匠的⽤⼼與誠⼼深深感動。

        爾後，王岩松曾完整地複製了不少山西寺觀壁畫，有的作品因為⾯積巨⼤，要⼀兩年才能完成。

曾留學⽇本的他，談及⽇本古剎法隆寺，曾在上世紀40年代，組織全國的⼤師級畫家，複製了著名

的法隆寺壁畫，並把整個過程拍成電影記錄下來。後來法隆寺發⽣了⽕災，壁畫被付之⼀炬，如果

沒有先前的複製，後⼈也就無法⾒到這些珍貴

的⽂化遺產了。

        在漫長的創作時間裡，他說⾃⼰仿佛化⽣

為古代的藝匠，盡可能的採⽤當時的材質與技

法，運⽤礦物顏料、以泥地為載體，通過拷⾙、

勾線、填彩、潤⾊、作舊和加固封護等程序，

對壁畫原作進⾏模寫。臨摹與複製到原樣，是

王岩松對完美藝術的標準，以及⽂化傳承上的⼀

種使命。上海歷史博物館副館長，杭侃曾說：「王岩松克服了泥⽪繪畫所遇到的困難，⽽又傳達出

原作的神韻，或“曹衣出⽔”，或“吳帶當風”，再現古代壁畫時空轉換的滄桑肌理和無窮的藝術魅⼒，

其貌其神都得到出⾊的發揮，這不論對於藝術創作還是對於觀眾欣賞，都是⼀個貢獻」。⼤陸許多

知名的博物館裡，都可⾒其作品，例如山西博物院收藏的《北齊樓睿墓出⾏圖》複製壁畫就是⼀例。

         以泥⽪為介質的藝術創作，是王教授在「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」從事壁畫修復⼯作時，所

得到的啟發。1987年，他在修復明代壁畫《捕蝗圖》的過程中，被不斷掉下的⼩殘⽚激發出了創作

靈感，於是⽣起⼀個念頭：「能不能⽤⼀種特殊的形式，將這些壁畫原汁原味地複製保存下來，讓

不在現場的⼈也看到甚至擁有呢︖」由此，展開了他對泥⽪壁畫的探索，於是仿造古時⼯法製作了



⼀塊⼩泥版，對宋代開化寺壁⾯的《供養菩薩》進⾏描繪，於是壁畫藝術便正式地從牆⾯上⾛了下

來。

  　  從事壁畫臨摹複製至今已逾⼆⼗餘年，也嘗試將⾃⼰多年來的思考體會融入創作題材中。《靈

⽯圖》，環繞於⼆菩薩四⽅的青、⽩、⾚、⿊四⾊的靈⽯，象徵四神（青龍、⽩虎、朱雀、玄武）

組成⼀個⽅陣，象徵⼈們對神靈菩薩崇敬與安樂長遠的祈求。《歸去來兮》，則是作者對長期下鄉

調查研究時對古壁畫產⽣的感懷，⼀群⽩鴿從彩畫藻井上⼀道劃過，那流轉千年的⾶天仍是那樣的

安然⾃得。《雙喜圖》，描繪台灣⽵節窗上的雕刻裝飾，在材質上仍採⽤山西泥壁的傳統⼯法，以

泥⽪為地，製作出壁畫經過歲⽉風霜殘落的質感。

   　 對於創作主張不隨順潮流，不刻意追求新變的他，相信在⼼隨⼿摩的過程中，可將想法與感覺

慢慢沉積，讓創作風格漸漸透脫出來。

真誠溫暖，守時守信，是王教授予⼈最鮮明的印象。這樣的特質源⾃於書⾹⾨第，尤其是從事教育

⼯作的⽗親，因⼩時候睡熱炕燒到⽿朵影響聽⼒，在聽得不很清楚的狀況下，也造就他清靜無為的

處世態度，從不執著⼩名⼩利︔然⽽對於王岩松學習上的栽培，總是給予最⼤的⽀持與⿎勵。對王

岩松來說這是很好的身教，也間接造就他對繪畫認真的態度。

對繪畫的熱愛與堅持，常常畫到忘記吃飯與睡覺，所有的⼯作室燈都暗了，只有他的仍亮著。同事

總是想不通，王岩松是中了什麼邪，他抽菸喝酒、吃喝玩樂，但畫起畫

來總是樂在其中︖

  　 其實，他總覺得能畫畫是件相當幸福的事，至今他從不感覺上班是

⼀種負擔，⽽是⾃⼰⽣活的⼀部分︔有時候夜半從⼯作室出來，⼀路吹

著⼜哨回家。視⽣活中的波瀾與轉折為養分的他，從不把挫折當挫折，

對⽣活有⼀份淡泊與寧靜，相信只要種好因、結好緣，將來必定會得善

果。或許是多年“⾯壁”修出的“佛性”，待⼈謙遜悲憫，廣結善緣，所以

⾛到哪都有貴⼈相助，甚至在陌⽣的異地，相識不久，就有⼈不辭⾟勞

的帶他跑遍當地名勝古蹟，有的甚至成了他的知⼼好友。

    　「不管能不能做出成就來，從事藝術創作時，我的⽣命狀態是⼗分

良好的，從不後悔⾛上這條路。」王教授如是說著。有時賣畫，會不⾃

主的產⽣⼀種⼼態：「全賣掉了我也不⾼興︔連⼀張都賣不掉我也不難

過，因為我感覺每⼀步路都好像是為你鋪好似的，你現在看不到，但種下了這個因，以後就會慢慢

的體現出來……。」謙遜⾃⼰是個佛法⾨外漢的他，卻在這⼀⽅⾯有⼀種篤實的崇信。



    　客座期滿，王教授說要回到山西⽼家⼩住，若有機緣，想把山西繁峙岩山寺的佛傳故事壁畫，

再次莊嚴重現，這是他下⼀個階段最想完成的⼼願。臨⾛時，他畫了幾幅⼩品，送給在台時曾經協

助過他的朋友，表達深切地感恩與祝福。誠⼼與體貼，像是淨⽔中⽚⽚飄浮的蓮瓣，細緻⽽柔軟，

我彷若⾒著菩薩腳踏七彩祥雲安然遠去。採訪，有時竟像是弟⼦向佛菩薩請法的過程，莊嚴⽽攝⼈。


